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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汉语词汇状况及其研究的思考

刁晏斌

(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从总体上来说，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已有词语和新生词

语。前者往往有从退隐到复显以及意义和使用范围等的变化;后者除数量大、使用多以及涉及
面广之外，还在构成以及表义、使用等方面有鲜明的特点，另外也有比较明显的不足。在当代
汉语词汇研究中，应当注意进行观念的调整和更新，应当建立“两翼”模式以进一步拓展研究
的范围，研究中的理论性也应当加强，包括理论的应用和理论的建设。另外，工具书编纂也是
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做更多后续性以及开创性的工

作，如编写编年体新词语词典，续编网络语言、字母词语等专门词典，创编新的、收录范围更广
的外来语词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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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早在 20 多年前，吕叔湘先生发表了《大家都来关心新词新义》一文［1］，此后，新词语的研究就渐成
“显学”，一时间论者众多、成果纷出，蔚为大观。然而，与以前的热闹相比，如今的新词语研究似乎冷清
了许多，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本文作者认为，应当把对新词语的研究推而广之，及于整个当代汉语的词汇及其实时状况。基于这

一认识，本文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当代汉语的词汇状况，本文试图尽力给出一个近乎全景式的简要描述;

第二，关于当代汉语词汇状况研究的思考，主要是结合已有的研究提出一些问题和值得进一步用力

的方面。

一 当代汉语的词汇状况

任何一个时代共时平面的词汇，大致都可以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已有词语和新生词语，所以，要讨

论当代汉语词汇的状况，就应该从上述两个方面来分别进行。
( 一) 当代的已有词语

这里的已有词语大致是指从现代汉语确立以来就一直存在并且使用的各类词语，它们是当代汉语

词汇发展变化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各个时期和阶段都有一些变化，其中尤以当代最为明显和突出。
除了“正常”使用的、基本没有什么发展变化的部分之外( 比如那些极富稳定性的基本词汇成员) ，已有
词语在当代的存在和使用情况大致有以下几个富有时代色彩和特点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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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退隐到复显
在新时期的词汇研究中，已有词语的“复活”是很多人经常涉及的一项内容，因为这一现象比较多

见，所以才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
建国以后一直到“文革”期间，很多已有词语退出了现实的言语交际，经历了一个由“显”到“隐”的

过程;“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其中不少词语重新显现，从而经历了“显 －隐 －复显”这样
一个很有特色的发展过程。笔者曾经从指称对象( 内容) 的角度，把经历了上述发展过程的词语大致分
为反映社会生产经营、指称域外人事、指称丑恶落后人事、社交用语以及指称其他人事等五类［2］( P50 － 52)。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已有词语复显后，除了正常的使用外，还进一步简缩为语素，并且有的还相当

能产。比较典型的如“酒吧”，简缩为“吧”后，构成了“啤酒吧、鲜果吧、巧克力吧、氧吧、网吧、玩具吧、吧
女、吧友、吧娘、吧兄、吧弟、吧客、吧街、泡吧”等大量“吧”族词语，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2．词义发生变化
词义变化是词汇发展变化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在当代汉语中的词义变化的造成原因多样、表现形式

多样，非常值得总结。
( 1) 自源性变化
所谓自源性变化，大致是指一些词语在不受外民族语言影响的情况下自身发生的变化，是词义发展

变化的主流，其最主要表现一是义项增加，二是词义扩大。前者的例子如“包装”。此词原有“对物品进
行包裹”和“包裹物品所用之物”这两个义项，现在又增加了“〈比喻〉对人或事物从形象上装扮、美化，
使更具吸引力或商业价值”( 见《现代汉语词典》，下同) 这样一个新的义项。时下，这一新增的义项甚至
比旧有义项更为常用。
词义扩大比义项增加更为多见，它是指词所指称客观事物或动作行为的范围由小到大，如果从义素

的角度来表述，就是中心义素不变，限定义素减少［3］。比如“提升”，由“提高( 职位、等级等) ”而广泛地
用于一般意义的“提高”，由此在实际的使用中，很多时候人们都用它取代了“提高”。
词义扩大中最为多见的是词义泛化，即由“专指”到“通指”。比如“工程”，本指土木建筑或其他生

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现已扩大到指那些需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工作，
这样，它的所指就由具体扩大到抽象，实现了由“专门”到“泛化”的变化，前者如“三峡工程”，后者如
“希望工程”。由于词义的扩大，词的使用范围也随之扩大，使用频率也可能随之提高，所以我们看到，
“工程”已经成为一个高频使用的新词语组配单位，由它构成了大量的新词语。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已有词语增加了新义，并不是由于以上所说正常的词义引申，而是借由

“别解”来实现的。所谓别解，本是一种修辞格，“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赋予某一词语以其固有语义( 或
惯用语义) 中不曾有的新语义来表情达意的修辞文本模式”［4］( P176)。最常见的情形是对原词中一个语
素的意义进行别解，由此而形成一个原来没有的新义。例如“触电”，原义为人或动物接触较强的电流，
新义是与电影、电视发生关系。很显然，这一新义的获得，就是因为改变了原词中“电”的含义。与此相
似的再如“红眼病”。这样的新义在产生之初往往有比较强烈的修辞意味和效果，而这也正是它与一般
词义引申的不同之处。
一般认为，词义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除了词汇义( 概念义、理性义、词典义) 之外，还包括色彩义，所

以词义的变化还应当包括色彩义的变化。色彩义中最为普遍的是感情色彩，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
人们的主观意识也在发生变化，由此就造成了很多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当代汉语中，感情色彩变化比
较集中的是由此前的贬义到现在的褒义或中性义，如“帝、皇、王、霸”等，在“文革”期间都是十足的贬义
词 /语素，而现在却大都摇身一变，成为十足的褒义词 /语素，并且使用频率还相当高［5］。
( 2) 他源性变化
既然词义的自源性变化是指在不受外民族语言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意义变化，那么他源性的变化

自然就是指在外民族语言影响下的变化了，它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有一些外语词的义项多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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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词，在引进这些汉语中原本没有的义项时，人们还是趋向于用这个汉语对应词来记录和表现，有人

把这一现象称为“外来义项的借用”［6］。人们经常把旧词产生新义形象地表述为“旧瓶装新酒”，那么此
类情况则可以进一步说成“汉语的旧瓶装外语的新酒”。
比如“广场”，汉语中原有的意思是“面积广阔的场地，特指城市中的广阔场地”，英语中与之对应的

词是“plaza”。但是，与汉语“广场”不同的是，“plaza”是个多义词，它还有几个义项，其中的一个是
“shopping center”( 购物中心) 。后来，汉语引进了“plaza”的“shopping center”义，仍用已有的“广场”来
对译，于是，旧有的“广场”就因此而多了一个新义。新义的“广场”最初只用于商业设施，如“家居广场、
购物广场”;后来指称范围逐渐扩大，也可以指综合商业区、娱乐场所以至于楼盘等，总之是指称范围越
来越大、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他源性新义的使用一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只有在一些固定组合中才能显示出来，离开这些组

合形式，则一般仍为汉语原有的意义。比如就“广场”来说，当说“那儿新建了一个美食广场”时，用的是
新义;而当说“那儿新建了一个广场”时，表示的就只能是原有义。类似的再如“傻瓜( 傻瓜相机) 、花园
( 啤酒花园) 、银行( 血液银行) ”等。①

但是有些电脑类词语似乎没有这样的限制。比如“菜单”，汉语原有的义项是“( 饭店里) 开列各种
菜肴名称的单子”，英语的对译词是“menu”。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menu 又用来喻指电脑中的选择表
或选项单，这一义项很快就进入汉语，使得汉语的“菜单”相应地也增加了这样一个义项，而由此义进一
步引申，又泛指各种开列名称的单子，如名单、节目单、目录单等。与“菜单”同类的电脑新词还有“窗
口、平台、版本”等，基本也都可以独立使用来表示新义。
不仅词汇层面有他源性变化，语素层面也有类似情况。比如英语的“soft( 软) ”有一个义项是“( 指

饮料) 不含酒精的”，构成的词如“soft drink”，汉语仿译为“软饮料”;此外，“soft”还有“( 水) 不含某种矿
物质的”义，“soft water”汉译为“软水”。这样，由现代汉语的共时平面看，汉语原有“软”字的表义范围
也扩大了。但是，表示新义的语素“软”与表示原义的“软”相差太远，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所以
可能更易被看作同音语素而不是多义语素

［7］。
在语素义的他源性变化中，“－族”与“－屋”比较特别。这是来自当代日语的两个“借形”语素，前

者指具有某一方面共同特征的一类人或事物，后者义指店铺，二者的构词能力都很强，组成了诸如“工
薪族、银发族、精品屋、修脚屋”等大量新词语。由于它们在字形上与汉语原有的“族”和“屋”重合，所以
表面上也看似是旧有汉字增加新义。

3．使用范围发生变化
这方面，最为普遍的情形是很多词语扩大了使用范围，而其中最多见的是因为词义泛化( 见前) 而

造成的扩大。词义泛化可以表述为词义的内涵减少、外延扩大，由此就可以与更多的词语搭配，可以在
更多的语境中使用，使用范围因而扩大，使用频率也相应提高。获得泛化义最多的是一些行业、学科门
类的专门词语，有人据此概括为一种“术语增多和普通化趋势”［8］，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商
业经济和文体娱乐等方面。此外，也有一些词语在保持原义不变的基础上使用范围扩大、使用频率提
高，这又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用法( 词的语法意义) 变化造成的使用范围扩大。比如“在乎”，《现代汉语八百词 ( 增订

版) 》(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的第二项释义是“放在心上，介意。可带名词性宾语。多用于否定句或反
问句中。”现在，有不少“在乎”用于肯定句，这样它的使用范围自然也就扩大了。例如:阿拉法特说:“我
并不在乎( 沙龙的威胁) ，我只在乎我的人民。”( 《人民日报》2003 年 4 月 4 日)
另一种是因为社会语用习惯或风气造成的扩大。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并且某些扩大使用范围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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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既然如此，那么新义的“广场”等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语言单位? 说它们是“词”，但却不能独立地表示意义;说它们是语素，却又
具有一个“词形”。本文作者认为它们是介于语素与词之间的一种中介物。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



语往往还有相当高的使用频率，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些表示“极端”义的词语( 有人称之为“甚词”) ，如
“超级( 超) 、极品、顶尖、顶级、终极、极限、永远、完全”等［9］。
( 二) 当代的新生词语

当代的新生词语指的是那些在当代汉语中“从无到有”的词语，既包括使用汉语已有语素或词构成
的新词新语，也包括一些从其他语言或方言以及台港澳地区新引进的词语，是一般所说“新词语”的最
主要部分。新生词语的大量显现是当代汉语发展变化的重要事项之一，非常值得关注，以下对其最重要
的特点和表现作一归纳总结。

1．新生词语的构成特点
这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多”。
( 1) 词群多
这里所说的词群，是指含有相同组成成分的一组词语，也有人称之为“词族”，而含有某一共同成分

的词群则称为“X族词”。“词群多”的含义大致有二: 一是指词群的数量多，二是指每一个词群中所包
含的词语数量多。
造成词群多的原因，是“批量造词”或“造词批量化”，其客观基础是有一大批可以重复使用的新词

语构成成分，如果从音节的角度分，则主要有双音节和单音节两类。
双音节的如“绿色、工程、意识、文化、商品、食品、服装、中心、花园、广场、电子、环保、克隆、皇帝、皇

后、女王、王子、公主、先生、小姐”等，多是反映当代人观念意识以及社会生活中广受关注的人或事物的
词，其中有一些义有所转，比如“绿色”主要是指环保、无污染的，“皇帝”指某一方面取得最高成就或荣
誉的男性等。这些双音节成分通常与另一个双音节词结合，构成一个四字格的新词语，如“绿色食品、
希望工程、电子商务、环保服装、商务中心、打工皇帝、跳水皇后、钢琴王子”等。
单音节的词群构成成分不仅数量更多，而且来源更广: 有普通话中固有的，如“洋、度、城、王、霸、

友、嫂、哥、姐、女、人、民、盲、迷、主、星、户、商、家、婆”; 有来自方言及台港澳地区的，如“爷、侃、仔、妹、
佬”;有来自外语的，如“族、屋、吧、秀、酷、派、啤、奥、的、巴、E”等。此外还有简缩性的单音节语素，外来
的如前边提到的“吧”，汉语固有词的简缩形式如“热( 热潮) 、制( 制度) 、风( 风格、风气) 、股( 股票) 、龄
( 年龄) 、个( 个人) ”等。上述单音节语素多与单音节语素组合，构成一个双音节新词，如“听友、月嫂、
网吧、大巴、车迷、股民、的哥、个展”等;也有不少与双音词语组合，构成一个三音节的新词语，如“文凭
热、打工仔、美誉度、爱乐女、美食城、啤酒吧、太空人、钉子户、绩优股”等。
从生成机制来说，词群的产生是在类推基础上仿造的结果。有人把作为仿造基础的“结构关系 +

保留词语”称为“词语模”［10］，也可以理解为创造新词语的一个个“模型”。一般来说，这些模型都是开
放性的，所以，这里所说词群多的原因也可以认为是可重复使用的词语模数量多、能产生强。
( 2) 简缩词语多
新生词语中，由对原有某一组合形式简缩而来的占了相当的比例。简缩词语众多，一方面是人们追

求语言表达效率的结果，另一方面更与当今简缩造词“提速”以及可简缩的形式( 源形式) 多于以往有直
接的关系。
“提速”的例子很多，比如股市用语，一些股票名称从全名到产生缩略名称，速度非常快，一般的全
称只要一上市就会产生缩略

［11］( P110)。就“源形式”来说，一是不断有原有词语产生简缩形式，如“国防部
长 －防长、工商银行 －工行、通货膨胀 －通胀”，而其中最典型的是由原有的三音节词到双音节的简缩，
例如“沙尘暴 －沙暴、展览会 －展会”等;二是有很多动词性并列词组产生简缩形式，如“探讨分析 －探
析、研究开发 －研发”等。此外，简缩形式的语素化现象也比较多见，它们往往与另外的简缩性语素或
词组合使用，由此就造成了更多的简缩词语。比如，“非法出版物”简缩为“非”，而由“非”构成的简缩
词语有“打非、贩非、扫非、制非”等。
( 3) 外来词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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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正如有人所说，“外来词蜂涌而至，其数量之多、来势之猛、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12］。
造成当今外来词语众多的原因有二，一是“品种”多，二是使用多。所谓“品种”多，主要是指以前较少使
用的外来词语引进方式现在成为常见形式，其中最典型的是字母词语。所谓使用多，则有多方面的表
现:一是日常生活中用得多，二是口语交际中用得多，三是专业领域用得多，四是有些音译词复显而且有

较高的使用频率。
2．新生词语的表义特征
当代新生词语在表义方面大致有以下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 1) 见形明义
所谓见形明义，就是见到了某一词语的形式，对其内容( 意义) 大致也就知道了，或者是能“猜”出个

大概，这是许多新生词语都具有的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有人表述为“词义表面化”［13］。
新生词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见形明义，一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由汉字构成的词语总

有一定程度的表意明确性或提示性;二是借助具体语境的限制或提示;三是因为与当代新生词语的一些

构成特点有直接关系。三个原因中，后一个尤其重要，其中主要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仿造词语。如前所述，由仿造形成了大量的词群，每一个词群都有一个共同的“模标”，而每

一个模标都有一个明确的表义模式或范围，所以，同一词群的词语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类义”，这样，
即使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新词语，往往也可以利用类推机制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比如，“户”有
“人家”义，以前有“猎户、堡垒户、五保户”等词，这说明，“－户”已经是一个词语模了。现在，由这一词
语模又造出了诸如“专业户、拆迁户、钉子户”等一系列新词语，它们都指具有某一方面特征或表现的人
家。应当说，这样的意思并不是很难把握的。
第二，简缩词语。词语的简缩都有一定的规则，典型的如取各组成部分的代表字、截取前一部分或

后一部分等。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对这些规则有所了解，就比较容易“还原”，从而明了某一简缩词
语的意思，比如“调研 －调查研究”。另外，有一些源自比较复杂的原形词语的简缩往往还有中间性的
“过渡”形式，如“世界博览会 －世博会 －世博 －博( 用于“申博”等) ，有了它们之间的互相比对与参照，
即使最简的形式，意思也都不那么难以了解和把握了。
第三，组合词语。有很多新生词语采取的是“原有词语 +原有词语”的构成方式，由两个原有词语

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义，而这样的新义经常是两者的相加，所以它们的意思是最容易把握的。比如，
“农民企业家”意思就等于“农民 +企业家”，义指出身农民的企业家;“保健服装”自然也是“保健 +服
装”，指具有保健功能的服装。
( 2) 形象生动
新生词语中，具有形象生动特点的为数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量使用了修辞造词法。修辞造词

是对人、事物、性质状态或动作行为等的“重新表述”，与已有的或“传统”的表达方式相比，它们往往有
简短、形象化和陌生化程度高的特点，所以就很容易为人们喜闻乐用，因而也就有了较高甚至很高的使
用频率。比如，与“法盲”相对应的是“缺乏法律知识的人”这样一个词组，它在与前者的竞争中毫无疑
问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前者获得较高的使用频率是再正常不过的，而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修辞造词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修辞现象单独成词。有人称之为修辞现象的词汇化［14］，即一个修辞现象固定为一个新词语，

例如“摸着石头过河”比喻在探索中前进。这样的形式本来只是作为一种修辞现象而偶然使用，但因为
表达效果突出而为更多的人相沿使用，结果就固定下来，最终实现了词汇化。类似的新词语非常多，再
如“第二春、浮出水面、滚雪球、炒鱿鱼、金饭碗”等。
二是修辞手段参与造词。与前者相比，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拳头产品”指质量好、效益好、

竞争力强的产品，其中的修饰部分“拳头”用的是比喻义。类似的再如“斑马线、旗舰店、安全岛、商战、
快餐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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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不少词群所用的词语模本身就是一个修辞现象，比如“绿色 －”、“－霸”、“－浪潮”、“－老
虎”等，由它们也造出了很多新词语，并由此而使得新词语“形象生动”这一表义特点更具普遍性。

3．新生词语的使用情况
在这方面，以下几点是不能不提到的。
( 1) 流行性
很多新生词语都有流行性，其中有一些与一般所说的流行语重合。流行的表现，就是有比较高的使用频

率，特别是那些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社会热点问题或现象密切相关的新生词语，表现最为明显和突出。然
而，既然有流行性，那么就会有一个流行周期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大量的新生词语在流行过一段时间后，往往

就归于沉寂，其表现主要是降低了使用频率，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或趋向于退隐。①

( 2) 偶发性
新生词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偶发词语。这些词语的使用频率极低，它们从内容上来说基本与上述的社

会热点现象无关，从形式上来看往往对一般的词语规范有一定程度的负偏离，或者是缺乏产生与使用的现实

基础和必要性，而陌生化的程度也相对较高。比如，人们已经接受和使用了“疲软”一词，而有人却又“造”出
了一个完全同义的同素颠倒词“软疲”，就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因而只能算是一个偶发词。就必要性来看，既
然已经有“疲软”占位在先了，就没有必要再造一个与之完全相同的词，因为这不符合语言经济的原则;从规范
的角度来说，同素颠倒词的存在，显示的是词汇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稳定状态，在现代汉语的前发展阶段和初

期这种情况比较多，而随着词汇的发展，通常会固定于某一词形而淘汰另一个(比如“介绍 －绍介”，前者保留，
后者基本淘汰) ，或者是有所分化(比如“语言 －言语”)。所以，在现代汉语词汇已经充分发展的今天，再“创
造”出“软疲”这样的形式，只能看作一种“返祖”现象［15］。
( 3) 不平衡性
所谓不平衡性，指的是不均衡的状态。在整个新生词语的使用中，不均衡状态都是一种客观的、普

遍的存在。
一是使用主体的不均衡。人以群分，而不同人群对新生词语的态度和使用度往往有很大的差异。

就年龄来说，青年人往往是新词语的积极创造者和使用者，而文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接受

和使用新生词语;其他再如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小城市、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的人，在新生词语的接受
和使用上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二是使用范围的不均衡。这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情形:有一些新生词语在专业范围内用得多，专业以

外用得少;另有一些则是口语中用得多，书面语中用得少( 当然，也有颠倒过来的情况) 。如果再进一步
考察，比如同样是书面语，庄重典雅( 如法律文书、公文等) 的文体中用得少，轻松活泼的文体( 如文学作
品、新闻报道等) 中用得多;同样是报纸，中央级的大报用得较少，而地方性的小报用得较多; 同一份报
纸中，政论、要闻版用得较少，文体娱乐版用得较多。

4．新生词语存在的问题
当代汉语的新生词语丰富多彩，它一方面为人们表情达意提供了更为多样的选择因而广受欢迎，另一方

面也因其自身存在的某些不足而遭到不少批评。总的说来，新生词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必要性差
多年以来，人们对词汇规范的标准和原则进行了很多讨论，虽然观点不完全相同，但是几乎一致地

都把必要性列为最重要的原则。所谓必要性，可以简单地理解和表述为填补词汇系统空白、满足表达需
要。在这一原则下，如果新生词语有与之对应的原有词语，并且二者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它产生的必要
性就有问题了，像上述与“疲软”相对的“软疲”大致就属于此类，而类似的新生词语为数不少。以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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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生词语与已有词语的对比来说的，其实新生词语内部也有这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实多名现象比

较常见。比如“电脑”，曾经和正在使用的就有“微电脑、微机、家用电脑、个人电脑、PC 机、PC”等;英语
“bye － bye”的音译形式一般都用“拜拜”，但是也有人写成“白白”，这也等于多“造”了一个词。应当说，
这是造成新生词语繁杂的一个重要原因。
( 2) 明确性低
前边我们讨论了新生词语“见形明义”的优点，那是就主要倾向来说的，其实也有一些新生词语这

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表义明确也是词汇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符合词语
的构成规则，二是要有较为充分的理据( 即应当是“可解释”的) 。有些新生词语一味追求“经济高效”，
对某些临时性的组合形式进行大规模、无规律的简省，比如用“智干”来表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地去干
( 工作、事情) ”，就既不符合一般的造词规则，也没有明显的理据性，很显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表义明确
性。明确性低的极端表现是形、义背离，即字面意思与实际意思不同。比如“人造皮革”，首先简缩为
“人造革”，进一步简缩为“造革”，这些都是符合简缩规律的形式，表义也明确，但是有人偏又用了一个
“人革”，一方面没有必要性( 因为已经有了音节数相同且广为人知的“造革”)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严
重的问题，这就是造成了形义背离( 变为指“人皮”了) 。
( 3) 品味不高
现代社会应当是文明、和谐的社会，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和它的组成部分，现代的语言也应当是文

明、和谐的，而这一点主要就表现在词汇方面。所以，作为新生词语，应该有品味方面的要求。然而，当
今汉语中，确实有一些品味不高，甚至低俗不雅的新生词语。有一些涉“性”词语就是如此，比如“性
息”，义指与“性”有关的消息或信息等，显然由“信息”一词谐音改字而来( 在南方的一些方言如闽语、
粤语等中，鼻尾韵 n和 ng经常合流，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换言之，此时二者属于同一音位) 。同属谐
音改字的还有“性福、性致、性趣”，分别指“性”方面的幸福、兴致和兴趣［16］。涉“性”词语之外，也还有
其他一些品味不高的新生词语，比如义指未婚大龄女白领的“白大荒”之类。

二 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本部分中，我们主要由当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现状入手，结合我们的相关思考来谈一些应当注意的问题。
( 一) 关于观念的调整和更新问题

我们认为，要进行当代汉语词汇状况的研究，应该与过去的词汇研究有所不同，不能完全囿于传统，

而首要的一点就是观念应当有所转变，由此才能更好地适应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的实际需求。
1．关于语言的系统观
已有的新生词语研究多是着眼于某一具体的现象( 如某一个新词语、某一个新词族，或者是某一类

新词语如字母词语) ，这样的研究当然必要，但是如果很多研究从总体上都止步于此，那么往往就难以

形成总体的认识，也不利于对整个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总结。
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来说，建立和强化系统的观念，主要应当在宏观和微观这两个层面上有切实的

体现，并使之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加强。
( 1) 宏观层面
即立足于整个人类语言系统，这里主要指的是要有语言类型学的视野。已有的把语言类型学的观

念和理论、方法用于汉语研究的成果，几乎都集中在语法方面，然而，“语言类型学所追求的语言共性，
主要就是不同语言要素之间跨语言的相关性。”［17］不同的语言要素当然包括词汇，而相关性则既包括相
同点，也包括差异点。所以，进行词汇研究，特别是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同样也应该有语言类型学的视
野，来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相同点和差异点的比较与观照，从而对某些词汇现象的性质、来源、产生机制以
及表达效果等有深入的了解和更好的把握。
( 2) 微观层面
就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也需要进一步强化系统的观念。就语言内部而言，词汇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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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语音、文字以及修辞语用等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虽然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以分而治之，但是从
观念和实际的操作上来看，则不能泾渭分明，而是要经常彼此观照，从更多的角度和方面来对某一现象

进行更为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我们注意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水平最高的往往都是那些带有上述结
合性或综合性的论著，比如张谊生先生的一些研究。① 另外，就语言外部来说，词汇又与社会生活以及
历史、文化等关系密切，这样在具体的研究中，就必须考虑更多的因素。

2．关于语言的发展观
新词语、整个当代汉语词汇都是语言发展的产物，所以，对它们的研究首先就必须置于这样一个大

背景下，并且时刻用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相关现象。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共
时与历时关系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于根元说:“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
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18］( P359)而萧国政也说: “不仅共时的时间连续构成了历时，而且共时内部的差
异，也包含和沉淀着历时。”［19］( P25)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研究中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共时与历时的有机结
合。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 1) 当代汉语的发展观
作为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当代汉语”的内涵以及起始时间等虽然都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但

是在汉语研究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常用的名称了，人们一般用它来指称现代汉语发展的当代阶段，而之

所以用这样的称名，往往都是着眼于语言的发展与变化［20］( P2 － 3)。如前所述，当代汉语既是一个共时平
面，同时也包含了很多历时的因素，所以依然是共时与历时的结合。这样，即使只着眼于当代的新生词
语，我们也不能只研究它的产生以及共时的使用状况，同时还应当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关注

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后续的、进一步的发展与变化。
( 2) 现代汉语的发展观
现代汉语有一个相当完整的发展过程，当代汉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个环节。因此，对

当代汉语的词汇进行考察和研究，就不能离开这一整个的发展过程。陈章太说: “从‘五四’以来，现代
汉语词汇经历了几个重大阶段的变化，现在回过头去看‘五四’时期，乃至改革开放前的词汇，其变化之
大是令人吃惊的。”［21］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个“回过头去看”，对当今词汇发展变化之大，一定就不会
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同样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地抓住这些变化。
其实，以往研究中的不少问题可能都与这方面观念和意识的缺失有关。比如对新词语的认定，很多

人只着眼于当代的有无，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新词语并不是“初显”，而是“复显”。
3．关于语言的规范观
当今人们的语言规范观有了巨大的进步，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一是由原来的刚性观到现在的柔性观，

二是由原来的静态观到现在的动态观，三是由原来的一元规范( 语言规范) 到现在的二元规范( 语言规

范与言语规范) ，四是建立了层次观，五是建立了服务观［20］( P114)。上述语言规范观的进步，直接带来了
对语言现象，特别是新语言现象认识的改变，以及研究立场、方向、角度等的变化。
在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应当更多地体现出上述规范观的进步。这样，在面对某一新的词汇现象

时，就不会先从某一固有观念出发，给它贴上某一标签，或者是先入为主地产生某些认识( 比如早期一

些人对网络语言的态度) 。再比如，对于所谓的“生造词语”，以前的态度是一面倒的反对，而现在有人
却从语言规范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认识，如动态判定的标准，生造词语向规范词语的转化

等，这无疑是一个进步［22］。
( 二) 关于研究范围的拓展问题

我们认为，就范围和内容而言，当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应该由“单边”模式向“两翼”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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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当代新词“零 ×”词族探微———兼论当代汉语构词演化的动因》，《语言文字应用》2003 年第 1 期; 《浅析“ ×客”词族———词
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新探》，《语言文字应用》2008 年第 4 期;《网络新词“败”的形成和发展: 汉语同形语素的的感染生成及修辞解释》，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



1．整个词汇系统的“两翼”模式
应当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基本是一种“单边”模式。虽然研究者经常会提到

“新词新义新用法”，即也把旧词语的发展与变化纳入考察视野和研究范围，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立场
和角度都是偏向“新词”( 即新词形) 一边，所以我们才说是一种单边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研究对象
的分布就不完全是均衡的，比如在新词一方面，研究得比较充分，而对于此外的其他方面，则显得用力不

够，特别是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词汇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新词语的显现和旧有词语的退隐，已有的研究如前所述主要集

中在前一方面，而对后一方面，明显重视不够，所以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成果。
其二，旧有词语有多种多样的发展变化，如果只立足于它们的“新义”和“新用法”，自然还不能实现

对所有变化事项的全覆盖。比如，色彩义是词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丰富，与社会生活以及人们
的观念意识等关系密切，与社会共变的特征非常明显，然而人们对它的发展变化研究得却很少。
所谓两翼模式，即建立新生词语与旧有词语二分的观念，这样就旧有词语来说，就有一个立场和视

角的转变，由此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考察它们在当代汉语中的“全息”状态，而不仅仅是它们的“新义”
与“新用法”。

2．新生词语的“两翼”模式
就新生词语来说，也有一个两翼模式的问题。以前，人们通常只着眼于词语的“显”，即出现了什么

新词语，就去研究它;如果它在此后的使用中有新的发展变化，还可以再做一些进一步的研究。至于对
新生词语的退隐问题，关注的人就少而又少了，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根本就不算是什么问题。
所谓新生词语研究的两翼模式，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有些新词语从产生后一直存活，而有的却

死了，我们不仅要研究活的新词语，还应当研究死的新词语;不仅要研究它们是怎样活的、为什么会活，
还应当研究它们是如何死的、为什么会死。当然，二者自然不应平均用力，但完全忽略后者，就是一种单
边模式，自然称不上是全面的研究。
就新生词语的潜隐现象来说，以下一些问题都是需要深入考察进而全面回答的:哪些容易或者实际

上已经潜隐? 它们分属于哪些表义类型，构成形式上有何特点? 造成它们潜隐的内外原因有哪些? 它

们与仍然存活的同类词语之间的关系如何? 它们的潜隐与词汇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 从词汇发展的角

度，对这一现象应当作怎样的评价? 从中可以总结出哪些规律性或理论性的东西?

( 三) 关于研究的理论性问题

在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某种程度上有这样一种倾向和表现:以事实的发掘为主，不太注重理论的

观照、分析和总结，总之，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有人对传统的语言研究评价的那样:重事实而轻理论。
应当加强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个着力点。
1．理论的运用
当代词汇研究当然也应当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比如有人曾分别讨论了构词法理论与新词形

类型、词义学理念与新意义类型、词语语用理论与新用法类型等［23］，虽然还说不上特别深入，但由此所
反映出的理论意识以及在研究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取向还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来说，最为切近又最为重要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规范理论，二是语言

发展理论。前者上文已有简单的说明，这里主要就后者略作陈说。
我们认为，植根于汉语研究的当代语言发展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潜显理论，二是零度偏离理论。
“潜”与“显”是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重要范畴，可以认为指的是语言现象的两种存在方式。简单地说，
凡是在此前已经出现了的语言现象，就是显性语言现象，而在此前还没有出现的，就是潜性语言现象。有人认
为，潜、显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探讨和认识的不断深入，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乃至于整个科学研究中都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与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语言研究方法的改变，影响到语言研究对象

和范围的改变，更重要的还引起了语言观的变化和调整［24］。比如，语言(特别是词汇)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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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显性化，同时也有显性现象的潜性化，甚至还可能会有潜化后的再次“复显”。
“零度”和“偏离”本是西方修辞学的一对概念，国内学者王希杰引进并立足于汉语修辞进行了系统
的阐发

［25］。如果用之于语言发展，该理论实际上是把语言当成一个过程来考察、分析和表述的，零度与
偏离的互相转化，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发展过程，二者的交替与交织就构成了语言的发展与变化。当一种
新的语言形式产生时，它一定是偏离的( 否则就不成其为“新”了) ，既可能是正偏离的，也可能是负偏离
的;如果是前者，它就有很大的可能被更多人接受，而即使是后者，也有可能“习非成是”。当新的偏离
形式被人们普遍接受后，它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规范形式，而新的规范一旦确立，它就开始了归于零度的

运动，并且开始酝酿着新的偏离。
总之，语言的发展过程，从宏观的角度看，也就是从零度到偏离的转化( 零度偏离化) 和从偏离到零

度的转化( 偏离零度化) 的交错进行，分解开来看，前者是语言变异的表现，后者则是语言发展的表现。
这样的发展过程可以表述为:

……零度→偏离→零度→偏离……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语言以及词汇的发展，一切语言单位都处在一个运动的中介环节或过渡状态，规

范与非规范并没有天然的界限。这样，对语言及其发展的认识就由刚性变为柔性，对语言的整个发展过
程也会有更好的把握。
此外，当代的一些语言理论也都应当在当代词汇的研究中有所反映和体现，比如认知语言学，目前

主要用于语法研究，给人的感觉是似乎等同于“认知语法学”。其实，已经有人提出了“认知词汇学”的
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述

［26］，像原型理论与范畴理论以及隐喻、语法化与词汇化理论等，都可以用于各
种词汇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些新的、更有理论色彩的认识。

2．理论的建设
对于当代的语言研究来说，不仅要使用理论，还要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创造理论，或者是对已有理

论作出有益的补充，从而使之更加完善。
应当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可喜的进展，比如主要基于语言潜显现象研究而初步提出的语

言预测理论，以新词语为考察和分析对象而得出的语言规范理论某些方面的发展与进步等。
进行当代汉语新词语理论方面的建设，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应当充分利用:当代是词汇发展变

化非常活跃的时期，一些在以往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某些变化，现在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

实现。比如，很多简缩词语的简缩过程和时间较以往来说是大大地压缩了( 例如前边所说股市用语简
缩的“提速”) 。这样，就非常有利于人们对整个过程加以复原，全面把握其中所有的内外动因和机制，
即通过这样一些“浓缩”性的个案来复原整个发展过程，进而从中总结规律，形成理性认识。
( 四) 关于工具书编纂问题

工具书的编纂一直也是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及其成果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一度呈现出相当红

火的场面，而现在却显得沉寂了不少。
此前的新词语工具书因为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而招致不少非议和批评，比如有人曾经对读 1991 －

1996 年 5 部编年本《汉语新词语》词典，发现其词条既有重复的，也有著录年代晚于其他工具书的，另外
还出现了注音错误等

［26］，应当说这一现象绝不是个别的。
应当看到，时至今日，我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以此为依托或者是基础，我们理应编

写出各类高水平的工具书。以下几个方面或许应当成为今后相关工作的重点:
一是编写编年体的新词语工具书。这样的工作一度中断后就再也没能很好地接续，十分可惜。
二是在已有工具书的基础上接续进行新的编纂工作。比如网络语言、字母词语等，若干年前都编写

过专门的工具书，近些年它们分别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却没有再作集中跟进式的反映，这样的工作有

必要继续进行下去。
三是寻找新的增长点。如编写新的、收录范围更广的外来词语词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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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一些通行的字、词典的修订中，更快、更多地反映当代汉语词汇的发展面貌以及新的相关研
究成果。
就新词语工具书的设计和编纂来说，应当着重考虑两方面的需求:一是日常交际的需求，二是语言

研究的需求。长期以来，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前者，而在一定程度上却忽略了后者，我们认为现在
是扭转这一局面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吕叔湘．大家都来关心新词新义［J］．辞书研究，1984( 1) ．
［2］刁晏斌．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M］．台北: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
［3］蒋绍愚．词义的发展和变化［J］．语言研究，1985( 2) ．
［4］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刁晏斌．现代汉语词语褒贬义的两次大规模变迁［J］．文化学刊，2007( 6) ．
［6］侯昌硕．词的新义与外来义项的借用［J］．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版) ，2009( 8) ．
［7］刁晏斌、尹立楠．当代汉语中的新同音语素［J］．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09( 1) ．
［8］张志毅、张庆云．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与选择［J］．语文建设，1997( 3) ．
［9］刁晏斌．当代汉语中非常活跃的“极端词语”［J］．辽东学院学报，2004( 3) ．
［10］李宇明．词语模［A］．邢福义主编．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C］．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
［11］贺国伟．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12］郭睦兰．九十年代汉语中的外来词［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8( 3) ．
［13］沈孟璎．关于新词语词义表面化倾向的考察［J］．语言文字应用，1995( 4) ．
［14］周洪波．修辞现象的词汇化———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J］．语言文字应用，1994( 1) ．
［15］刁晏斌．当代汉语词汇中的“返祖”现象［J］．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06( 2) ．
［16］刁晏斌．释当代汉语中两组与“性”有关的新词［J］．辽东学院学报，2007( 3) ．
［17］刘丹青．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4( 3) ．
［18］于根元．语言哲学对话［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19］萧国政．汉语语法研究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0］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1］陈章太．普通话词汇规范问题［J］．中国语文，1996( 3) ．
［22］杨华．浅议生造词语的判定和规范问题［J］．求是学刊，2002( 1) ．
［23］宗守云．新词语的立体透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4］郭龙生．语言潜、显理论［A］．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纲要［C］．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8．
［25］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6］陈建生．认知词汇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7］陶炼．编年本《汉语新词语》系列词典部分词目的著录年代［J］．辞书研究，2002( 5) ．

责任编辑:虞 澄

Reflection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Its Research
Diao yanbin

Abstract: In general，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vocabulary should include two aspects: the
existing words and the new words． The former have the changes of being out of use and come into use again，
or changes of meaning and application scope，etc． As for the latter，despite their huge amount and wide us-
age，they also have their clear features and obvious defects． In research we should update and readjust ideas，
establish a“two wings”mode to explore the scope of research，enhance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its applica-
tion． Another aspect is the compiling of reference books，such as chronicle new words dictionary，dictionary of
network language，dictionary of exotic words，etc．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vocabulary; old words; new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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